《渡口旧镖》

三十年前，一趟走失的官银让镖师沈铁衣背负叛徒之名退隐渡口，靠茶摊度日。某夜，一队生面孔押着官银渡江，箱底暗记竟与他当年失镖一模一样。故人、仇家、旧部接连现身，人人都想分这车银子，却没人知道箱子里装的从来不是银。沈铁衣重握旧刀，要在渡口了结三十年前那趟没走完的镖。

第1集 渡口生客

△ 雨夜渡口，茶摊油灯摇晃。沈铁衣擦着粗瓷碗，沈小满掀帘张望。
沈小满（缩脖子）：爹，这雨下得跟倒似的，哪还有人过江？
沈铁衣（不抬眼）：把姜汤再熬浓些，客人马上到。
沈小满（嘟囔）：您又神神叨叨……
△ 江面传来号子声，一队镖客押着黑漆木箱冒雨上岸。
周铁头（抹脸）：老板，六碗热茶，快！弟兄们冻透了。
沈铁衣（递碗）：茶凉了没有？
周铁头（一愣）：啊？刚上的茶，烫嘴呢。
沈铁衣（盯箱角）：烫嘴好，凉了就走不了啦。
周铁头（警觉）：老头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
沈铁衣（放下茶壶）：这箱子底角，火漆印是双环抱月的暗记。
周铁头（握刀）：你认得这箱子？
沈铁衣（平静）：三十年前，威远镖局走的第一趟官银，就使这个暗记。
周铁头（冷笑）：老东西，眼花了。这是江南绸缎庄的货，什么官银不官银！
沈铁衣（指箱缝）：绸缎箱用榆木，你这箱是铁桦木，防潮防撞——装银子的规矩。
周铁头（拔刀半寸）：再胡说，别怪我不客气。
沈小满（挡前）：爹！您少说两句——
沈铁衣（按住女儿手）：小满，退后。
△ 沈铁衣拎起茶碗，手腕一翻，滚茶泼在箱角火漆上。
周铁头（暴怒）：你找死！
沈铁衣（一字一句）：这趟镖，三十年前就走完了。
△ 火漆遇热裂开，露出里面半枚铜钱大小的官印残痕。
周铁头（脸色骤变）：你、你到底是谁？
沈铁衣（转身添炭）：一个卖茶的。
周铁头（压嗓）：弟兄们，把箱子抬上船，连夜过江！
沈小满（拽他袖）：爹，他们走了，您手怎么在抖？
沈铁衣（望着雨幕）：小满，把门板上了。今晚……怕是有客要来。
△ 门外雨声里，一串马蹄声由远及近，停在茶摊外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2集 旧刀出鞘

△ 深夜，茶摊后院。沈铁衣提灯走向柴房，掀开草帘露出那口黑漆镖箱。
沈铁衣（低声）：锁眼是新换的，火漆却是旧的……
△ 身后刀风骤起，周铁头从梁上跃下，刀锋直劈灯影。
周铁头（厉喝）：果然是你把箱子调了包！
沈铁衣（侧身避刀）：箱子从没离过我的眼，你哪只眼睛看见我调包？
周铁头（连劈三刀）：少装！那火漆印你怎么认得？说！
沈铁衣（以茶托架刀）：三十年前，我在威远镖局当总镖头——够不够？
周铁头（刀势一滞）：总镖头？沈铁衣早死在江里了！
沈铁衣（反手夺刀）：死的是名号，不是人。
△ 两刀相撞，火星溅进雨里。周铁头虎口震裂，刀脱手飞出。
周铁头（踉跄）：这招……云里翻？！
沈铁衣（刀尖点地）：威远镖局入门刀法，第三式。你师父没教全。
周铁头（盯着他手）：你右手小指——断过又接上的。
沈铁衣（收刀）：二十年前救你爹，被马匪砍的。
周铁头（扑通跪地）：总镖头！我爹到死都在找您！
沈铁衣（扶他）：起来。你押的箱子，谁雇的？
周铁头（咬牙）：一个蒙面人，定金给的是官银锭子，成色十足。
沈铁衣（皱眉）：官银……又是官银。
△ 沈小满举着油灯从角门跑出。
沈小满（惊呼）：爹！前院来了好多人，打着灯笼，说是按察司的！
周铁头（握刀）：来得这么快？总镖头，您先走，我断后！
沈铁衣（按住他肩）：走不了。箱子还在这，小满还在这。
△ 灯笼光映红雨幕，一个清亮声音从院墙外传来。
崔令仪（画外）：漕帮的船不载闲人——把箱子交出来，人可以不抓。
周铁头（低声）：漕帮少当家？她怎么跟官府搅一块了？
沈铁衣（望着院门）：不是搅一块。她是冲着箱子来的，跟我一样。
△ 院门被一脚踹开，崔令仪提灯立于雨中，腰间挂着一枚旧封条。
崔令仪（扫视众人）：三十年前威远镖局失镖的封条——谁给我解释解释？
周铁头（脱口）：总镖头，她手里那封条……跟咱箱子上缺的一模一样！
沈铁衣（瞳孔一缩）：姑娘，你这封条，从哪来的？
崔令仪（冷笑）：我爹的遗物。他押那趟镖，再没回来。
△ 沈铁衣手中刀当啷落地，雨声骤然清晰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3集 茶凉未凉

△ 次日清晨，渡口茶摊。沈铁衣擦刀的手没停，谢青崖已坐在对面长凳上。
谢青崖（含笑）：沈老板这刀，擦了一夜？
沈铁衣（不抬眼）：茶凉了没有。
谢青崖（推过一盏）：凉了，正好。凉茶配旧事，最解渴。
沈铁衣（放刀）：客商喝的是茶，问的是路。
谢青崖（倾身）：我问三十年前，威远镖局那趟官银，走的哪条水路。
△ 沈铁衣提壶续水，水柱细而稳，一滴未溅。
沈铁衣（平静）：水路千万条，我摆茶摊的，不认镖局。
谢青崖（笑）：可你刚才续水的指法，是镖局传壶的老规矩——三圈半，不洒一滴。
沈铁衣（抬眼）：客人懂行，可惜我耳背。
谢青崖（压低声音）：那我说响点。当年镖银失踪，押镖的死了十三个，活下来的，只有账房和总镖头。
△ 沈铁衣手腕一顿，壶嘴磕在碗沿，发出轻响。
谢青崖（步步紧逼）：账房瘸了腿，总镖头开了茶摊。沈老板，你说巧不巧？
沈铁衣（放下壶）：你到底买茶还是买命？
谢青崖（从袖中取出一枚旧腰牌，拍在桌上）：我买一句实话。威远镖局总镖头的腰牌——认得么？
△ 腰牌铜绿斑驳，正面“威远”二字尚清晰。沈铁衣瞳孔骤缩，手按在刀柄上。
沈铁衣（压着嗓子）：这东西，该在死人身上。
谢青崖（收回腰牌，起身）：所以我从死人堆里捡的。明日此时，我还来——你若想听那第十四个活人是谁。
△ 谢青崖转身离去，沈铁衣低头，发现茶碗底下压着一张字条。
沈铁衣（展开字条，声音发紧）：账房没瘸……瘸的是良心。
△ 远处，杜老镖拄着打更棍站在柳树下，正盯着茶摊，一动不动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4集 漕帮来客

△ 渡口码头。崔令仪率两名漕帮弟子拦住镖船跳板。
崔令仪（按刀）：漕帮的船不载闲人。这船货，扣了。
周铁头（挡在跳板前）：姑娘，我这是走镖的船，不是漕帮的码头。
崔令仪（亮出封条）：漕帮查货，看的就是这张封条。
周铁头（脸色一变）：你——漕帮少当家？
崔令仪（冷笑）：崔令仪。我爹当年押镖走这道水路，再没回来。
周铁头（握紧刀柄）：你爹的事，跟我这船货没关系。
崔令仪（逼近一步）：你箱子上缺的那一角封条，跟我手里这张，正好拼得上。
周铁头（咬牙）：老子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
崔令仪（拔刀半寸）：那让我开箱看看。
△ 周铁头横刀拦住。沈铁衣从茶摊方向走来。
沈铁衣（平静）：崔少当家，开箱可以，先问问我。
崔令仪（转头）：你又是什么人？
沈铁衣（提壶倒茶）：渡口摆摊的。这船货，我担保。
崔令仪（冷笑）：你担保？凭什么？
沈铁衣（将茶碗递到她面前）：凭这碗茶，三十年前我泡给你爹喝过。
崔令仪（愣住）：你认识我爹？
△ 崔令仪从怀中掏出半截旧封条，拍在茶桌上。
崔令仪（一字一顿）：那这半张封条，你也认识？
沈铁衣（手指微颤）：这封条上的火漆印——
崔令仪（逼视）：正是当年失镖的封条。沈老板，你还想装到什么时候？
△ 沈铁衣握茶碗的手猛地收紧，碗沿裂开一道细纹。
沈铁衣（低声）：今晚子时，码头后仓。我告诉你，你爹是怎么死的。
崔令仪（收刀）：好。若你骗我——
沈铁衣（打断）：我从不说假话。只问一句——你爹临死前，可提过一个叫沈铁衣的人？
△ 崔令仪脸色骤变，后退半步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5集 更夫夜话

△ 子时前，渡口后仓。杜老镖抱着酒葫芦缩在麻袋堆里，沈铁衣推门而入。
杜老镖（醉眼一翻）：哟，总镖头还记得我这把老骨头？三十年了，你头一回主动找我。
沈铁衣（坐下）：别装醉。当年出镖前夜，谁动过箱子？
杜老镖（灌一口酒）：你问这个做什么？那趟镖，不是早就烂在江底了？
沈铁衣（盯着他）：烂没烂，你比我清楚。你管账，锁一换，账上就对不上。
杜老镖（手一抖，酒洒了半襟）：换锁……换锁的人，左耳有颗黑痣。
沈铁衣（声音压低）：谁？
杜老镖（凑近）：那人半夜提着灯进库房，我在账房隔着窗看的。他换完锁，还往箱缝里塞了样东西。
沈铁衣（一把攥住他手腕）：塞了什么？
杜老镖（疼得龇牙）：疼疼疼——总镖头，您这手劲还是当年。
沈铁衣（不松）：说。
杜老镖（喘气）：一块布。红的，指甲盖那么大。我当时以为是记号，后来才想明白——
沈铁衣（接话）：那是镖旗的角。
杜老镖（点头）：对。所以我这些年装疯卖傻，就是怕人灭口。总镖头，那换锁的人还活着。
沈铁衣（起身）：在哪？
杜老镖（指窗外）：就在渡口。今晚，他还来打过更。
△ 沈铁衣猛地推开窗，江面漆黑，只有一盏孤灯在码头尽头晃。
沈铁衣（回头）：你确定？
杜老镖（缩回麻袋堆）：我这条瘸腿就是被他打断的。总镖头，你查下去，下一个断腿的就是你。
沈铁衣（拿起窗边一盏灯笼）：那盏灯，是谁的？
杜老镖（喉咙发紧）：按察司的巡夜灯。裴佥事今晚没睡。
△ 沈铁衣吹灭灯笼，仓库陷入黑暗。
沈铁衣（低声）：明早，你把左耳有痣的事烂在肚子里。谁问都不许说。
杜老镖（哆嗦）：那你要去哪？
沈铁衣（推门）：去会会那个不睡觉的官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6集 酒肆算账

△ 次日晌午，渡口酒肆。柳三娘拨算盘，谢青崖搁下一锭银子。
谢青崖（含笑）：三娘，这锭银子，买你一句话。
柳三娘（掂了掂）：谢老板出手阔气。什么话这么值钱？
谢青崖（倾身）：昨夜，沈铁衣去了后仓。他跟杜老镖说了什么？
柳三娘（把银子推回去）：我一个卖酒的，哪知道男人半夜干什么。
谢青崖（又加一锭）：两锭。三娘，沈铁衣护不了你一辈子。
柳三娘（冷笑）：谢老板，你到底是买绸缎的，还是买人命的？
谢青崖（收了笑）：我买三十年前那趟镖的真相。你男人怎么死的，你不想知道？
柳三娘（手停在算盘上）：……你提他做什么。
谢青崖（一字一句）：你男人当年是渡口的船工，那趟镖沉江那夜，他也在船上。
柳三娘（别开脸）：他早死了。死人不会说话。
谢青崖（起身）：死人不会，活人会。三娘，想通了来码头找我。
△ 谢青崖离店。柳三娘盯着两锭银子，忽然抓起一锭咬了一口。
柳三娘（自语）：成色这么足……不对，这人来路不正。
△ 她快步走到柜台后，从钱匣底层摸出一把铜钱，把银子丢进去，又抓了铜钱塞进围裙。
△ 傍晚，沈铁衣路过酒肆。柳三娘端出一碗茶。
柳三娘（大声）：沈老板，今天的茶钱涨了，三个铜板！
沈铁衣（摸钱）：昨天还是两个。
柳三娘（挤眼）：涨了就是涨了，爱喝不喝。
△ 她找零时，把一枚铜钱按进沈铁衣掌心，指尖用力。
沈铁衣（低头看铜钱）：三娘，你这铜钱……
柳三娘（抢话）：旧钱，不值钱，拿着当个念想。
△ 沈铁衣翻过铜钱，边缘刻着两个小字：速走。
沈铁衣（压着嗓子）：谁让你传的？
柳三娘（擦桌子，不看他）：谢老板今早来买酒，银子给多了，我找他钱，他没要。
沈铁衣（收拢铜钱）：他还说了什么？
柳三娘（声音低下去）：他说……你男人当年在船上。
△ 沈铁衣脸色一变。
柳三娘（眼圈红）：沈铁衣，我男人到底怎么死的？你今天不说明白，这酒肆你别想再进。
沈铁衣（沉默片刻）：今晚别开门。谁来都别开。
柳三娘（抓住他袖子）：你告诉我实话！
△ 沈铁衣抽回袖子，转身要走。码头方向忽然传来一声锣响。
沈铁衣（停步）：……按察司封江了。
柳三娘（愣住）：封江？封什么江？
沈铁衣（回头，眼神凌厉）：封的是我这三十年的账。三娘，铜钱我收下，人你护好。
△ 他快步走向码头。柳三娘攥着围裙，一枚铜钱从指缝掉在地上。
柳三娘（喃喃）：速走……我让你速走，你倒往刀口上撞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7集 养女身世

△ 茶摊后屋，沈小满翻出一只上了锁的旧木箱，锁扣已被她拧断。
沈小满（举着半块绣帕）：爹，这帕子上绣的是“崔”字，我姓沈，为什么箱里有崔家的东西？
沈铁衣（一把夺过）：谁让你翻的？出去。
沈小满（不退）：我十九了，您还要瞒我到什么时候？
沈铁衣（背过身）：你不是我生的，这箱东西跟你没关系。
沈小满（愣住）：那我是谁？您从哪捡的我？
沈铁衣（沉默片刻）：你娘死在押这趟镖的路上。我把你抱回来，养到今天。
沈小满（声音发颤）：我娘……您认识我娘？
沈铁衣（攥紧绣帕）：认识。她替人挡了一刀，临死把你塞进我怀里。
沈小满（逼问）：那她姓崔？这帕子上的“崔”字怎么解释？
沈铁衣（猛然回头）：小满，有些事知道早了，是催命。
沈小满（抓住他胳膊）：爹，我不怕催命，我怕您一个人扛。
沈铁衣（抽手，压低嗓子）：听着——从今往后，这箱子你没见过，这帕子你没碰过。
沈小满（红眼）：那您告诉我，我到底是崔家的什么人？
△ 门外突然传来周铁头的粗嗓门。
周铁头（在门外）：沈铁衣！按察司的人到码头了，点名要见你！
沈铁衣（对小满，一字一句）：把帕子烧了。谁问，你都是我亲闺女。
△ 他转身出门。沈小满低头看绣帕，指尖摸到帕角缝着的一枚小铜扣，扣上刻着一个“仪”字。
沈小满（喃喃）：仪……崔令仪？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8集 按察登门

△ 渡口码头，裴无咎带兵围住镖箱，周铁头押着镖队站在一旁。
裴无咎（皮笑肉不笑）：沈摊主，本官查案，只看证据。这箱货，是你镖局三十年前的旧物吧？
沈铁衣（平静）：裴大人，茶摊只卖茶，不卖旧箱子。
裴无咎（抬手）：开箱。
△ 兵丁撬开镖箱，箱里滚出一地碎石。裴无咎弯腰，从石堆里拣出一锭真银。
裴无咎（掂银锭）：巧了。一箱石头，偏偏压着一锭真银。沈铁衣，你解释解释？
周铁头（抢先）：大人，这箱子昨夜还在他茶摊后屋放着，他调包！
沈铁衣（冷笑）：周铁头，你昨夜翻我后屋，翻出什么了？
周铁头（一顿）：我……我亲眼看见他搬箱子！
沈铁衣（转向裴无咎）：大人，这箱子的封条您验过没有？
裴无咎（眯眼）：封条完好，威远镖局三十年前的旧封。
沈铁衣（一句一停）：封条是真的，箱子是假的。真银三十年前就被换走了，这一锭，是有人昨夜塞进去的。
裴无咎（笑意一收）：谁塞的？
沈铁衣（看向周铁头）：大人问得好。谁急着让这锭银子出现在我箱子里，谁就是塞银子的人。
周铁头（拔刀）：你血口喷人！
△ 裴无咎忽然抬手，兵丁按住周铁头。裴无咎走近沈铁衣，低声。
裴无咎（低声）：沈总镖头，三十年前的账，我替你翻。但你要先告诉我——你那个闺女，是哪儿来的？
沈铁衣（瞳孔一缩）：裴大人查官银，查到我闺女头上？
裴无咎（转身，扬声）：封江三日！镖箱、茶摊、酒肆，一个都不许动！
△ 他抬脚要走，又停住，回头一笑。
裴无咎（笑）：对了，本官左耳后面那颗痣，你那位更夫老友，是不是跟你提过？
△ 沈铁衣握茶碗的手骤然收紧，碗沿裂开一道细纹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9集 谁动了箱

△ 渡口仓库，裴无咎命人抬出镖箱，撬开箱盖，众人围拢。
裴无咎（沉声）：封江三日，本官只看证据——这一箱，谁动过？
周铁头（抢先）：大人，昨夜有人鬼鬼祟祟摸到船边，被我撞见！
沈铁衣（平静）：周领队说的那人，是我。
周铁头（粗声）：大人听见了！他自己认了！
裴无咎（挑眉）：沈摊主，你半夜去看镖箱，看什么？
沈铁衣（不紧不慢）：看锁。那锁孔里有新蜡，三十年前的箱子，不该有新蜡。
周铁头（愣住）：你少扯这些没用的！箱子里少了一锭真银，除了你还有谁？
△ 周铁头一把掀开箱盖，满箱碎石，唯独角落空出一个银锭形状的凹坑。
沈铁衣（冷笑）：周领队，你昨夜的镖车，走的是哪条水路？
周铁头（警惕）：官道，怎么了？
沈铁衣（转向裴无咎）：大人，官道昨夜塌方，所有车马绕行老潭。他的车，是从老潭过来的。
裴无咎（眯眼）：老潭……那地方水底下有东西？
沈铁衣（一字一句）：三十年前的官银，就沉在那儿。
周铁头（猛拍箱子）：胡说！箱子里明明白白少了一锭，先查他！
沈铁衣（端起破碗抿一口）：这一箱银，三十年前出库时就是假的。
裴无咎（声音一沉）：你说什么？
沈铁衣（放下碗）：真银早被换走。这箱子是壳，封条是真的，银是假的——所以谁动它都白动。
周铁头（脸色骤变）：你……你怎么知道封条是真的？
沈铁衣（盯着他）：因为封条上的火漆，是威远镖局总镖头的私印——那枚印，只盖在真镖上。
△ 裴无咎缓缓抬手，示意众人安静，目光落在箱底。
裴无咎（低声）：箱底还有夹层。
沈铁衣（瞳孔微缩）：别开——
△ 周铁头抢先一刀劈开箱底，一截烧焦的引线从夹层里垂落下来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0集 封条之谜

△ 茶摊内，崔令仪将两张封条并排拍在桌上，一张来自镖箱，一张是她父亲遗物。
崔令仪（压着火）：沈铁衣，封条是真的，箱子是假的——你早就知道。
沈铁衣（擦着茶碗）：我若早知道，何必等三十年后你来掀这盖？
崔令仪（冷笑）：那你告诉我，我爹当年押的到底是什么？
沈铁衣（放下碗）：空箱。
崔令仪（愣住）：你说什么？
沈铁衣（一字一句）：你爹押出威远镖局那晚，箱子就是空的。封条贴得再真，也只是遮人眼。
崔令仪（声音发紧）：不可能。我爹为这趟镖把命都搭上了，你跟我说是空的？
沈铁衣（抬眼看她）：正因为是空的，才要搭命。真银压根没出渡口。
崔令仪（逼近一步）：那真银在哪？
沈铁衣（不答反问）：你爹临死前，有没有交给你一样东西——除了封条？
△ 崔令仪手指一颤，从怀里摸出半截火漆残片，颜色与封条上的暗记不同。
崔令仪（低声）：你认识这个？
沈铁衣（瞳孔骤缩）：这是……换箱那晚才用的漆。
崔令仪（抓住他手腕）：说清楚！谁换的箱？
沈铁衣（缓缓）：换箱的人，左耳后有颗痣。
△ 崔令仪手一松，火漆残片落地。她猛地看向窗外——裴无咎正站在街对面，侧脸对着茶摊。
崔令仪（声音发抖）：沈铁衣……那颗痣，我看见了。
沈铁衣（沉声）：所以这趟镖，不是官银案——是有人借官银案，埋了三十年的局。
崔令仪（咬牙）：裴无咎查案是假，他要的是这张封条。
沈铁衣（收起残片）：封条你留着，今晚别回船。
崔令仪（回头）：为什么？
沈铁衣（望向窗外）：因为他已经知道你手里有真的了。
△ 街对面，裴无咎缓缓转身，朝茶摊方向抬起手，指间夹着一枚与残片同色的火漆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1集 夜半换箱

△ 茶摊内，油灯将尽。沈铁衣把残片收进怀里，崔令仪仍站在门边没动。
崔令仪（皱眉）：你让我别回船，总得给句实话——那颗痣，在谁耳朵上？
沈铁衣（倒茶）：三十年前出镖前夜，有人摸黑进库房换了箱锁，杜老镖装醉，看见了。
崔令仪（上前一步）：我问的是那颗痣。
沈铁衣（茶碗一顿）：左耳，耳垂后，绿豆大。
崔令仪（声音压低）：裴无咎刚才在码头，左耳侧对着我——他摸耳垂那一下，我看得清清楚楚。
沈铁衣（抬眼）：你确定？
崔令仪（咬牙）：漕帮的船不载闲人，我盯人从没走眼。
△ 门外传来三声梆子响，杜老镖瘸着腿推门进来，一身酒气。
杜老镖（晃着酒葫芦）：茶凉了没有？凉了正好，醒酒。
沈铁衣（不动）：杜老镖，当年换锁的人，左耳有痣，对不对？
杜老镖（手一僵）：你、你问这个做什么，都三十年了……
崔令仪（逼视）：他是不是姓裴？
杜老镖（跌坐在条凳上）：姓什么我不知道，我只记得他换完锁，往箱底塞了张字条。
沈铁衣（沉声）：字条上写了什么？
杜老镖（闭眼）：八个字——「箱中非银，收手还来得及」。
崔令仪（一拳砸桌）：我爹没看见那张字条！
杜老镖（喃喃）：看见了……他看见了，才把真封条撕下一角藏起来。
△ 沈铁衣猛地起身，抓起墙上的旧刀。
沈铁衣（对崔令仪）：你爹不是没看见，是看见了还照走——他在拿命护一个人。
崔令仪（愣住）：护谁？
沈铁衣（推门）：护那个换锁的人。因为那人换的不是银子，是箱子里的活口。
△ 门外雨幕里，裴无咎撑伞而立，左耳垂后一点黑痣正对灯光。
裴无咎（微笑）：沈总镖头，本官只看证据——你手里那片火漆，够不够换一条命？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2集 佥事旧账

△ 茶摊外雨声渐密。裴无咎收伞跨进门，靴底带进一地水。
裴无咎（掸袖）：杜老镖也在，正好，省得本官一个个找。
沈铁衣（横刀挡路）：按察司办案，深夜私访，不合规矩。
裴无咎（笑）：规矩？三十年前那趟镖走的就是规矩外的路，总镖头比我清楚。
崔令仪（冷声）：你左耳那颗痣，是胎里带的，还是换锁那晚烫的？
裴无咎（笑意不减）：崔少当家眼尖。不过本官劝你，痣的事说出去，第一个死的是你。
沈铁衣（收刀）：你要什么？
裴无咎（落座，自己倒茶）：那片真封条，还有——箱子里剩下的东西。
沈铁衣（盯着他）：箱子里是石头，你当众开过。
裴无咎（吹茶）：石头是给外人看的。本官要的是夹层。
△ 杜老镖浑身一抖，酒葫芦落地。
杜老镖（失声）：夹层……你怎么知道有夹层？
裴无咎（转向他）：因为我爹当年就是押镖副手，他咽气前画了张箱子图，夹层里藏着一封认罪书。
崔令仪（握刀）：谁的认罪书？
裴无咎（放下茶碗）：我爹替人背了贪墨罪名，那人如今坐在京城户部堂上——我要那封认罪书翻案。
沈铁衣（一字一句）：所以官银案重启是假，寻仇是真。
裴无咎（起身）：总镖头果然通透。封条给我，我保渡口所有人平安。
沈铁衣（冷笑）：你爹背锅，你替他讨债，可你想过没有——
裴无咎（眯眼）：想过什么？
沈铁衣（逼近一步）：换锁的人左耳有痣，你左耳也有痣。你爹画图，你摸耳朵——这痣是胎带的，还是你爹给你烫的？
△ 裴无咎笑容僵在脸上，手不自觉地又摸向左耳。
裴无咎（低声）：你什么意思？
沈铁衣（沉声）：意思是你爹不是背锅的副手——他就是那个换锁的人，你查了半辈子，查的是你亲爹。
△ 裴无咎猛地掀翻茶桌，瓷碗碎了一地。
裴无咎（嘶声）：不可能！我爹到死都说自己是清白的！
崔令仪（拔刀）：那你现在敢不敢割开左耳，看看痣底下是不是烫疤？
△ 裴无咎后退半步，手按在腰间的引信盒上。
裴无咎（狞笑）：好，好得很。既然都别想干净——明晚子时，我把渡口所有船，连人带货，一起沉进江里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3集 真银下落

△ 渡口酒肆内，柳三娘反锁门窗，从灶膛夹层里抽出一个油布包。
柳三娘（压低嗓子）：都别说话，这半块镖旗我藏了三十年，今天再不说就烂在肚子里了。
沈铁衣（接过油布）：你当年只是渡口卖酒的，怎么会有镖旗？
柳三娘（别开脸）：因为我男人就是那趟镖的伙夫，旗是他从箱底撕下来的。
崔令仪（拍案）：漕帮的船不载闲人！你明知封条是假的，为何瞒我到现在？
柳三娘（冷笑）：瞒你？我要是早说，你爹那口气还能留到今天？
△ 沈铁衣将半块镖旗拼上崔令仪的封条残角，纹路严丝合缝。
沈铁衣（手一抖）：旗子对得上，银号印记也对得上——真银没有出渡口。
周铁头（抱臂）：老潭离岸三丈，水深两丈，三十年的淤泥，你打算拿什么捞？
沈铁衣（起身）：拿我的命捞。
△ 夜色中，众人撑小船至老潭中央，周铁头甩下铁钩。
周铁头（闷哼）：钩住了，沉得邪乎，不像银子。
△ 绳索绷紧，船身猛地一歪，一只铁皮箱破水而出。
崔令仪（抢上前）：开箱！
△ 箱盖掀开，没有银锭，只有一具蜷曲的骸骨，腰间别着腰牌。
柳三娘（瘫坐）：造孽……造孽啊……
沈铁衣（俯身，声如砂石）：威远镖局副镖头，孟长河。
崔令仪（握刀的手发白）：副镖头？那我爹当年押的到底是什么？
沈铁衣（攥紧腰牌）：你爹押的是空箱，孟长河押的是命——他替所有人沉了江。
周铁头（忽然退后一步）：这牌子……我见过。二十年前收留我的老镖师，怀里就揣着一块一模一样的。
沈铁衣（猛回头）：你说什么？孟长河死前，把另一块腰牌给了谁？
△ 柳三娘突然指向岸边，一道黑影正提着灯笼快步离去。
柳三娘（失声）：杜老镖！他刚才一直在岸上看着！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4集 骸骨是谁

△ 茶摊未点灯，沈铁衣把两半镖旗拼在桌上，沈小满端灯凑近。
沈小满（小声）：爹，旗上的血印子……是刻上去的，不是染的。
沈铁衣（猛地抬头）：你说什么？
沈小满（指旗角）：你看，这横竖撇捺，刻的是个“秦”字。
△ 沈铁衣指节发白，攥住旗角。
沈铁衣（压着嗓子）：小满，去把你周叔叫来，别点灯。
沈小满（不动）：爹，秦断江是谁？你从没提过这个人。
沈铁衣（沉默半晌）：我兄弟，三十年前押这趟镖，死在了箱子里。
沈小满（追问）：那他的尸首怎么会在潭底？谁把他关进去的？
沈铁衣（别开脸）：你娘死在押这趟镖的路上——就是那一夜。
△ 门外脚步急响，周铁头踹门进来，浑身湿透。
周铁头（喘）：总镖头，出事了！裴无咎带人把骸骨抢走了！
沈铁衣（霍然起身）：他抢骸骨做什么？
周铁头（抹脸）：他说……骸骨腰间那腰牌，是他爹的。
沈铁衣（瞳孔一缩）：他爹？
周铁头（点头）：裴无咎当众说，秦断江是他亲爹，他要拿你抵命。
沈小满（失声）：那裴佥事……和您不是仇人，是侄子？
△ 沈铁衣缓缓坐下，手按在茶碗上，碗中茶已凉透。
沈铁衣（低声）：三十年前换锁的人，副镖头，按察佥事，全对上了一个人。
周铁头（愣）：谁？
沈铁衣（抬眼，目光如刀）：秦断江没死——他换了身份，做了官。
△ 院外，一道黑影翻墙而入，刀光映着残月。
黑影（沉声）：总镖头，你猜错了。秦断江早死了——我才是当年换锁的人。
△ 黑影摘下面巾，左耳一颗黑痣。
沈小满（惊叫）：杜爷爷？！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5集 兄弟未死

△ 茶摊内，沈铁衣与周铁头同时起身。门外黑影一步跨进灯下，左耳黑痣清晰可见。
沈铁衣（盯住来人）：杜老镖，你装疯装了三十年。
杜老镖（摘下斗笠，腰板挺直）：总镖头，这一声“杜老镖”，我等你叫了三十年。
周铁头（拔刀横挡）：管你是谁，先绑了再说。
沈铁衣（抬手按住周铁头刀背）：退下。他若想动手，方才那一刀就不会只劈灯。
杜老镖（拱手）：我还是叫你总镖头。今夜来，是有一句话憋不住了。
沈铁衣（坐下，倒茶）：说。
杜老镖（压低嗓子）：银子是我换的，你女儿也是我换的。
△ 沈小满手里的茶壶落地摔碎。
沈小满（声音发抖）：你胡说什么，我爹只有我一个女儿。
杜老镖（不敢看她）：小满，你不是他亲生的。你是崔家的孩子。
沈铁衣（猛地抬头）：崔家——漕帮崔家？
杜老镖（点头）：你亲娘是崔令仪的姑母。当年她押这趟镖，肚子里还揣着你。
沈小满（后退一步）：不可能，我娘不是死在押镖路上吗？
杜老镖（闭眼）：那是骗你的。你娘活着，就在漕帮。崔令仪找的仇人，其实是她自己人。
周铁头（愣）：这趟镖到底埋了多少事？
杜老镖（转向沈铁衣）：总镖头，我今夜来不是认亲，是报信。裴无咎明早要封渡口，一个都不许走。
沈铁衣（缓缓放下茶碗）：他封渡口，是怕有人捞起老潭里的东西。
杜老镖（脸色一变）：你怎么知道老潭？
沈铁衣（盯住他）：因为昨夜，我已经捞过了。
杜老镖（踉跄半步）：你捞到了什么？
沈铁衣（一字一顿）：一具骸骨，挂着你当年的副镖头腰牌。
△ 杜老镖扑通跪地，浑身发抖。
杜老镖（嘶声）：那不是我——是我亲哥！他替我死在了箱子里！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6集 小满真相

△ 杜老镖被攥着衣领，却不挣扎，只看着沈小满。
杜老镖（平静）：总镖头，你手劲还是这么大，跟三十年前一样。
沈铁衣（松手，退后半步）：说清楚，崔家——哪个崔家？
杜老镖（整理衣襟）：漕帮老帮主崔震山，当年和威远镖局一起押的这趟官银。
周铁头（倒吸一口气）：崔震山？崔令仪她爹？
杜老镖（点头）：崔家满门被灭那夜，我抱出来两个孩子。
沈小满（声音发抖）：两个孩子……是我和谁？
杜老镖（别开脸）：你和崔令仪。你是妹妹，她是姐姐。
△ 沈小满腿一软，扶住桌角。
沈铁衣（嗓子发紧）：所以我把小满养大，你一直在暗处看着？
杜老镖（苦笑）：我不能认她，认了就是死。秦断江的人，一直在渡口。
周铁头（粗声）：那崔令仪知道吗？
杜老镖（摇头）：她只当自己爹死了，不知道还有个妹妹活着。
沈小满（突然抬头）：杜爷爷，我娘呢？我亲娘到底怎么死的？
杜老镖（沉默片刻）：你娘把玉坠塞给我，自己引开了追兵。我回头时，江边只剩一件血衣。
△ 沈小满眼泪无声滑落，攥紧了玉坠。
沈铁衣（低声）：小满，这些年，爹对不住你。
沈小满（哽咽）：你是我爹。养我的，才是我爹。
杜老镖（突然警觉，压低声音）：有人来了，不止一个。
△ 门外传来整齐的脚步声，火把的光映亮窗纸。
裴无咎（门外，含笑）：杜老镖，本官找了你三十年，原来你躲在茶摊里。
△ 崔令仪从裴无咎身后走出，刀已出鞘。
崔令仪（盯着沈小满，声音冰冷）：我爹的玉坠，怎么在你脖子上？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7集 三娘挡刀

△ 茶摊内，崔令仪刀尖直指沈小满颈前，火把光透窗而入。
沈小满（后退半步）：这是我爹给我的，你别过来。
崔令仪（咬牙）：你爹？你脖子上挂的是我崔家的东西！
沈铁衣（横身挡在沈小满身前）：令仪，刀收回去，有话问柳三娘。
裴无咎（踱步进门，含笑）：问谁都没用，本官只看证据。
杜老镖（缩在墙角，声音发颤）：裴大人，三十年了，您父亲当年也押过这趟镖吧？
裴无咎（笑容一僵）：杜老镖，装疯卖傻的本事，你倒是练到家了。
△ 裴无咎一挥手，两名按察司兵丁堵住门口。
崔令仪（刀未收）：玉坠的来路，今天谁也别想瞒。
△ 柳三娘从后厨冲出，一把将沈小满拽到身后。
柳三娘（叉腰）：姓崔的丫头，你娘生你那天，是我接的生！
崔令仪（愣住）：你说什么？
柳三娘（喘着粗气）：你娘生的是双胎，先出来的是你，后出来的——就是她。
△ 全场死寂，沈小满攥紧玉坠，指节发白。
沈小满（声音发抖）：三娘，你胡说什么，我是我爹捡的。
柳三娘（别开脸）：捡的？是有人半夜把你塞进竹篮，托我送到渡口。
沈铁衣（闭眼，低声）：三娘，这事你说过，烂在肚子里。
裴无咎（冷笑抚掌）：妙，真妙，一个茶摊藏了半部卷宗。
崔令仪（刀锋转向柳三娘）：接生婆是你，那换孩子的人是谁？
柳三娘（一字一顿）：那人左耳有痣，当年穿的是官靴。
△ 裴无咎下意识抬手摸向左耳，又猛地放下。
沈铁衣（目光如钉）：裴大人，你耳朵后面，那道疤是哪来的？
裴无咎（脸色骤沉）：沈铁衣，本官劝你少管闲事。
柳三娘（突然扑向崔令仪刀锋）：丫头，你爹的封条是假的，真封条——
△ 崔令仪收刀不及，刀尖没入柳三娘肩头，血溅茶案。
柳三娘（跪倒，抓着崔令仪手腕）：真封条……在裴无咎他爹的棺材里。
△ 柳三娘昏厥，崔令仪僵在原地，刀当啷落地。
裴无咎（鼓掌，声音发冷）：好一出苦肉计，可惜，本官今晚就要封了这渡口。
△ 裴无咎转身出门，兵丁举起火把，火光在茶摊外连成一片。
沈小满（跪地扶住柳三娘，哭喊）：三娘！三娘你醒醒！
崔令仪（盯着自己染血的双手，声音发颤）：她说的……是真的？
沈铁衣（扶起沈小满，一字一句）：令仪，你妹妹活着，你爹的冤案，今晚该翻过来了。
△ 崔令仪抬头，泪光中握紧刀柄，目光投向门外火把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8集 官银真相

△ 茶摊外，裴无咎的兵丁将火把堆上船板，火折子已吹亮。
沈铁衣（起身拦在门口）：裴无咎，你要烧渡口，先问过我。
裴无咎（笑）：沈总镖头，你挡得住我，挡得住三十年前的账吗？
崔令仪（刀指裴无咎）：说清楚，什么账！
裴无咎（收起笑，一字一句）：三十年前那批官银，是我爹替人背的黑锅。
沈铁衣（眯眼）：替谁背？
裴无咎（盯着沈铁衣）：替你们威远镖局——总镖头你，亲自签的收条。
沈铁衣（脸色一变）：胡说！那批银我根本没见着。
裴无咎（从怀中抽出一角泛黄纸片）：收条在此，你的印，你的字。
△ 沈铁衣接过一看，手微微发抖。
沈铁衣（低声）：这印……是我的，可这字不是我写的。
裴无咎（冷笑）：三十年了，你当然不认。
崔令仪（上前一步）：就算收条是真的，你烧船做什么？
裴无咎（眼神一狠）：因为真银还在渡口底下，谁也别想捞走。
沈铁衣（猛然抬头）：老潭——银沉在老潭！
裴无咎（脸色骤变）：你怎么知道？
沈铁衣（逼视）：因为当年押镖的副镖头，是我结拜兄弟。他死前只留一句话——银在水底，人在岸上。
△ 裴无咎后退一步，火折子差点烫到手。
裴无咎（咬牙）：你知道得太多，今晚必须死。
△ 他吹亮火折子，扔向船板油布。
裴无咎（厉声）：点火！一条船都不留！
△ 火舌腾起，沈小满扑向最近一艘船。
沈小满（大喊）：爹，船上有引线！
沈铁衣（回头，目眦欲裂）：小满，别上去——
△ 引线嗤嗤燃烧，裴无咎转身跳上快舟。
裴无咎（回头冷笑）：沈铁衣，十息，够你选船还是选女儿。
△ 火光中，沈铁衣一手拉住沈小满，一手扯住引线，崔令仪举刀冲向快舟。
崔令仪（嘶吼）：裴无咎，我爹的命，你拿什么还！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9集 渡口决战

△ 火舌舔上船板，沈铁衣一手攥住沈小满手腕，一手死死扯住引线。
沈铁衣（压着嗓子）：小满，听爹的，往岸上跑，别回头。
沈小满（挣扎）：我不！引线在我这边，我能拆——
沈铁衣（厉喝）：你拆不了！这是双股药捻，沾火就窜，你当是缝衣裳？
△ 崔令仪已跃上快舟船头，刀锋劈向缆绳。
崔令仪（嘶吼）：裴无咎，我爹押了三十年的空箱，你拿命来填！
裴无咎（退后半步，冷笑）：崔少当家，你爹的命是命，那三十七个镖师的命，谁填？
崔令仪（刀尖一顿）：你说什么三十七——
裴无咎（扬手）：本官只看证据，不看眼泪。点火索！
△ 快舟两侧火箭齐发，引线烧得更急，火星溅到沈小满袖口。
沈小满（拍打袖子，声音发颤）：爹，还有八息，我数着呢。
周铁头（从货堆后冲出，粗嗓）：沈铁衣，西边第三条船，引线是假的！
沈铁衣（回头）：你怎么知道？
周铁头（亮出掌中旧镖烙印）：我替裴无咎押过那船货，箱底塞的是沙，不是药！
沈铁衣（目光一沉）：那你替我办件事——把小满扔下船，往老潭游。
沈小满（拼命摇头）：我不走！你一个人拆不了两条线！
△ 沈铁衣猛地将沈小满推向周铁头，自己转身扑向主船。
沈铁衣（背对众人）：铁头，她少一根头发，我拆你骨头。
周铁头（一把夹住沈小满，咬牙）：得罪了，丫头！
△ 崔令仪一刀斩断快舟缆绳，裴无咎的快舟顺流漂开。
崔令仪（转身朝主船大喊）：沈铁衣，还差五息！你欠我爹的，别死在这儿！
沈铁衣（跃上主船，刀挑火索）：令仪，接着——你爹的封条，在船舱底板下！
△ 一卷油布从火中飞出，崔令仪单手接住。
裴无咎（在漂远的快舟上站起，笑容僵住）：封条？不可能，那封条早烧了——
沈铁衣（立于火光中，刀锋直指）：裴佥事，你爹当年换的是箱，不是封条。
裴无咎（失声）：你怎么知道换箱的事——
沈铁衣（一字一句）：因为换封条的人，是我。三十年前那趟镖，我亲手封的假箱。
△ 引线烧到主船尾，轰然一声，江面腾起火光。
崔令仪（攥紧油布，嘶声）：沈铁衣——！
△ 火光映红江面，一道人影从船尾跃入水中，手中还攥着半截燃尽的引线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20集 镖归渡口

△ 天光微亮，江面漂满碎木与油布，渡口众人立在岸边。
周铁头（嗓音沙哑）：炸了七声，主船沉在老潭口。
沈小满（浑身湿透，盯着江面）：我爹会水，他一定游上来了。
△ 崔令仪押着被捆的裴无咎走上岸，刀不离手。
崔令仪（踢他一脚）：说，箱子里到底是什么？
裴无咎（跪地，冷笑）：三十年前那批官银，早被我爹换成石头充数，真银……根本不存在。
周铁头（一把揪住他衣领）：那副镖头腰牌怎么回事？我兄弟怎么死的？
裴无咎（别开脸）：他发现了换箱，我爹只能让他“死在江里”。
△ 柳三娘挤开人群，手里攥着半块旧镖旗。
柳三娘（声音发抖）：都别吵了，先找人！沈铁衣要是没了，这渡口就真凉了。
△ 江面忽然冒出一串气泡，一截断桅浮出水面。
沈小满（尖叫）：爹！
△ 沈铁衣抱着一只锈迹斑斑的铁箱，从浅滩淤泥里爬起，浑身是血。
沈铁衣（喘着粗气）：缆绳缠住箱子，沉不下去……天意。
△ 他把铁箱拖上岸，箱盖弹开，里面只有一面叠得整齐的镖旗。
周铁头（愣住）：空的？三十年就为这面旗？
沈铁衣（捧起镖旗）：真银早被裴家贪了，可这面旗是威远镖局最后的脸。
崔令仪（收刀，低声）：我爹押的，就是这面旗。
△ 裴无咎突然挣开绳索，扑向铁箱，被周铁头一脚踹翻。
裴无咎（癫狂）：旗子给我！我爹背了一辈子黑锅，就为这面破旗！
沈铁衣（把旗递给崔令仪）：你爹的，你收着。
△ 崔令仪接过镖旗，单膝跪地，将旗展开覆在裴无咎脸上。
崔令仪（一字一句）：漕帮的船不载闲人，可载公道。
△ 沈小满扑进沈铁衣怀里，柳三娘别过脸抹泪。
沈小满（哽咽）：爹，咱们回家煮茶。
沈铁衣（拍拍她后背，抬头看旗）：不急。
△ 他拄着断桅站起，走向渡口茶摊旧址，把镖旗插进焦黑的茶炉。
沈铁衣（面向众人，声音不高）：这趟镖，今日才算走完。
△ 晨风吹动残旗，旗角露出一个暗红的火漆印，与三十年前箱角一模一样。
柳三娘（猛地抓住沈铁衣胳膊）：铁衣，你看旗角——这印，是刚盖上去的！
△ 沈铁衣低头，火漆未干，在晨光里泛着湿亮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—— 本文来自有剧本 youjuben.com ——
